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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携古韵，漫过戈壁荒丘，古人笔

下“绿叶枝头密，青芜陌上深”的低吟，

恰是金昌对生机最绵长的叩问。千年

风沙叠着苍茫，将这片土地的渴念，揉

进风的褶皱、沙的肌理，那抹望眼欲穿

的青绿，终在烟雨朦胧中，晕开破土的

微光。

春日的风，未携江南的柔婉，却载

着戈壁独有的清冽，从荒滩深处奔涌而

出，卷着沙砾掠过大地，吟出一曲苍劲

的牧歌。风过处，尘沙漫卷，天地间晕

开一层昏黄的薄霭，唯有植绿人眼底的

光，澄澈如星子缀空——那是对青绿的

赤诚执念，是与荒芜对峙的不屈风骨，

是刻在骨血里、从未褪色的坚守。于这

座城而言，绿色从不是巷陌间的闲缀，

而是穿越风沙的星火，是融于血脉的祈

愿，是一代又一代人以热忱守护的人间

清欢。

一场烟雨，是天地馈赠与戈壁滩的

温柔絮语，亦是金昌人藏在风沙里的满

心期许。晨雾未散，细雨如丝如缕，漫

过龙首山的青黛轮廓，将远山晕染成一

幅淡墨长卷。丝丝潮气浸润着千年干

裂的土地肌理，洗去尘沙的粗粝，柔化

盐碱的寒凉，让这片常年被荒芜裹挟的

大地，卸下坚硬铠甲，漫出几分温润柔

光。播绿人踏着湿软沙土缓缓而来，掌

心的老茧藏着岁月的痕迹，眼底的热忱

载着对家园的深情，每一步前行，都藏

着对这片土地最真挚的眷恋。

执锹掘土，藏一份赤诚；扶苗定根，

寄一份希冀；覆土浇灌，赴一场山河之

约。一双双或稚嫩、或沧桑的手，将幼

苗从苗圃护至荒滩，没有江南植绿的闲

逸，唯有戈壁滩独有的厚重——这里的

每一次俯身，都是与风沙的对峙；每一

次浇灌，都是对生机的虔诚守望。江南

植绿，是“竹外桃花三两枝”的清欢浅

吟，而戈壁滩播绿，是植绿人以汗为泉、

以心为种，与荒芜博弈的赤诚坚守。

他们深谙，一株幼苗的生长，需经

风雨淬炼；一寸绿意的蔓延，需抵风沙

侵袭。幼苗顶得住沙砾的撕扯，耐得住

干旱的磨砺，在贫瘠的盐碱土中奋力扎

根、向上生长，恰如这些植绿人，以坚韧

为根、以坚守为干，在戈壁之上，站成了

最动人的风景。

烟雨朦胧处，新苗亭亭，嫩枝轻颤，

似与春雨私语，又似向这座城致意。黄

沙依旧漫卷，却因这点点新绿添了暖

意；风依旧凛冽，却因这抹生机多了温

柔。雨落无声，浸润着干裂的土地，也

浸润着每一颗期盼的心，那是草木对大

地的告白，是植绿人对家园的深情。

“戈壁翻身为沃土，林带成阴引客

来”，这从不是遥不可及的愿景，而是植

绿人以坚守为笔、以汗水为墨，在戈壁

滩上书写的希望。他们将春天种进烟

雨，把热爱埋进尘土，让每一缕风都裹

挟着草木的清香，让每一寸土都盛满生

机的荣光，让千年渴念，皆化作可触可

及的温柔，让金昌与春日相拥，与青绿

相守。

把春天，种进烟雨里
□裴正晔

马蹄声从屏幕那头传来，清脆，悠远，像一根

细线，从肃南草原一直牵到我的童年。网上热传

的马蹄寺骑警视频，让那些尘封已久的叮当声，忽

然在记忆里响了起来。

我出生在祁连山深处一个半农半牧的村子。

小时候，马是沉默的家人，骑乘驮物、拉车犁地，样

样离不开它。大包干后，家里养着两匹马：一匹矮

小的黄马，脾性温顺，是种地的好帮手，拉粪、种

地、打场，从不吭声，只是马掌磨损得快，父亲隔段

时间就要给它换掌；另一匹浑身漆黑，是匹骟马，

弟弟放牧的坐骑，驮物骑乘一身力气，却脾性大，

换掌就得请铁匠来。它们沉稳的身影里驮着日月

星辰，踏过春草秋沙，踏响生命的律动。

那时生产队马多，无论拉车的还是骑乘的，终

年跋山涉水，马掌破损得快。队里没有铁匠，每年

都要从凉州农区请师傅来，打马掌、马嚼子，兼做

农具。打铁的地方在队院的棚下，风箱、砧子、铁

锤、铁钳，就是全部家当。

打铁是技术加力气的活计。那是一老一少父

子俩，话不多，却心有灵犀。棚下不时传来风箱

“呼哒呼哒”的声响和铁锤的叮当敲打。老铁匠用

铁钳把烧红的铁块夹到砧上，小锤轻点指引，儿子

双目紧盯，抡起大锤精准砸落。老铁匠心中似有

一把无形的尺，手中铁钳旋转换位，父子力道相

生，锤声高低错落，竟合奏出一曲打铁谣。铁块在

锤打下延展成半公分厚的铁条，再弯成半月形马

蹄铁，冲出小孔，放进凉水桶中，“滋拉”一声腾起

青烟，青蓝色的马掌便打成了。

生产队场院或各家门口，大人们常围在一起

钉马掌。那是技术活，钉得好才经久耐用。先用

马绊拴住马的三条腿，一人抬起一条，把蹄子搁在

条凳上。老马温顺，任铁匠摆弄；若遇烈马，则需

三人合力，一人用特制马嚼子拧住马唇，马疼痛难

忍便老实下来。老铁匠这时变成“修甲师”，先用

快刀削平马蹄的胶质硬甲，选大小合适的铁掌扣

上，用刀削到严丝合缝，才开始钉钉。钉子斜斜钉

入蹄壁胶质，露出的尖再弯过来，不能碰到蹄肉。

马掌是冰冷的，钉上马蹄，便成铁与角质层的

完美契合，铸就生命的共同体。拉车的马钉上新

掌，似穿上“铁鞋”，在碎石山路上步履铿锵；坐骑

钉上新掌，踏雪如飞，再崎岖的路也如履平地。

时代终究是变了。牧区交通日趋便利，寂静

的山路响起汽车鸣笛、拖拉机突突和摩托轰鸣。

马匹渐渐退出人们视野。家里买了拖拉机和摩托

车，小黄马老了，也没了用处，弟弟便把它卖了。

卖掉小黄马的头几天，父亲每天提着料兜往后院

走，又怅然若失地回来。那个背影，我不忍多看。

村庄里还有些年老的牧人，依然固守着骑马、

钉马掌的习惯。爱马的年轻人也舍得花钱买一匹

好走马，喂着精料，对钉马掌格外上心。每年八月

索郎格赛马场上，骑手们静待号令，骏马铁蹄飞

扬，争先夺魁，那蹄声里，还响着草原民族的文化

血脉。

我曾多次走进县民族博物馆，注视展柜里那

一枚锈迹斑驳的马蹄铁。它静默地躺在那里，像

时间留下的勋章，也像一段岁月的句号。

村庄那叮当的打铁声早已远去。老铁匠布满

老茧的手，曾将游牧文明的坚韧，一锤一锤锻进烧

红的铁里，也化作永恒的烙印，烙进我的生命。我

的属相是马，对马的喜爱深深镌刻在骨子里。有

时夜深人静，恍惚还能听见嘚嘚蹄声，从岁月的深

处传来，一下，又一下，敲在心上。那是铁与蹄的

碰撞，是人与土地的羁绊，是一个时代渐渐远去却

永不消逝的回响。

铁 蹄 声 远
□王延军

四季轮回中，我最爱金昌的暮

春。对春的期盼与喜爱，古今一脉相

通。春和景明之时，于万物复苏中体

味发生、复苏和希冀，是亘古不变的

共情。远远围墙、隐隐楼宇，桃花红、

梨花白、菜花黄，摇曳生姿、一日三

变，行人不经意间慢下步子，于那一

朵、一缕、一隅勃勃生机中舒放心怀。

孩子们对春光尤为敏锐。每日

经过的上学和回家路上，那些冬日里

干巴巴硬邦邦的树渐次发芽吐翠，花

们都迫不及待地“抢春”。每走一路，

他都会隔着车窗惊呼一声：那儿还有

花，这里也有，是杏花呢还是桃花

呢？禁不住用童声吟咏：“青青园中

葵，朝露待日晞”“茅檐低小，溪上青

青草”。童年是人生的花季，看见、发

现、想象，是内心柔软、心底善良的孩

子们的天性。

“春露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

走进玫瑰谷的半扇湖，远处山光和高

处的云影，投射在湖面。那春水静若

处子，又如二八少女，粉面黛眉。水

草格外温润，湖光明眸善睐，偶见野

鸟，掠过湖面一“啄”，觅得什么我不

得而知，它惊起湖水涟漪心潮，又奋

翅斜飞到山坡后去了。湖两岸恰似

“内”字的两旁，顺着“内”字开口处往

坡顶小亭子去。栈桥上错落有致的

木板，宛如《春光美》旋律和琴键，轻

轻踩上去，满是莺儿啼、燕儿舞、蝶儿

忙、鹞子飞的吟咏。山坡中，丘壑曲

折迂回，山石铺陈幽径，坡岸蜿蜒盘

桓，春花柳叶相称，禽鸟在水波翩

跹。春发万物，万物都以春的名义，

各自在完成情绪价值的反哺。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幸哉，

山水金昌。南北横亘的龙首山，怀抱

着东西流向的金川河。建市之初，热

土旷野上树木稀少。“江山如有待，此

意陶潜解。”六十多年后，那些一手紧

握凿岩钻、两眼紧盯闪速炉的儿女们，

不仅以双手触摸有色金属的温度与纯

度，更用心谱写着文学艺术的底色与

亮色，铸就金属般璀璨的五光十色。

行至廊桥，桥下七孔伏卧，溪流

涓涓，叮咚作响，粉红花瓣漂流水

上。登上玫瑰谷最高的坡顶，放眼北

望，天高云淡，白云漫游。近处植物

园草木葳蕤，百草争荣。沙生植物园

里，园丁们荷锄担肥，为每一株草、每

一朵花营造开花结果的园地。他们

不是诗人，却胜似诗人。紫嫣湖畔，

薰衣草、马鞭草和波斯菊在微醺的土

壤下蠢蠢欲动。

云淡风轻，山径幽静，身着春衫，

欢笑相随。溪畔柳枝新芽初绽，衣袖

拂动路旁野花。女诗人随风轻舞，

“触袖野花多自舞，避人幽鸟不成

啼”，在芍药花丛中合影嬉闹。诗人

们在花间，我在诗人们中间，油然记

起周晋的词句：“午梦初回，卷帘尽放

春愁去……移舟去。未成新句。一

砚梨花雨。”

午后，我略感倦意，孩子却元气

满满，在妈妈陪伴下放风筝去了。在

水岸木凳坐下，我默默体会这座城市

的嬗变之美。金昌的春，并非繁花似

锦的外在铺陈，而是一种“将至未盛”

的桃源状态。柳芽初生，花枝轻拂，

鸟未成啼，一切都停留在萌动之间。

龙首春山的润泽，让人在“静躁不同”

中“暂得于己”。金昌文人的“诗眼”

在梨花诗会——那是春天的一幅画

被悄然定格，一笔一墨承载着时间的

温度，一树一枝弥散着花城的清香。

诗会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幅春的图

像，更是一种观看世界、奉献家园的

诗意图解。

春深花始开。金昌的春天看似

不紧不慢，却总在“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中悄然而至，让人

猝不及防又惊喜万分。春天年年如

期而至，岁岁梨花开花结果，而我们

是否仍有能力，在一段安静的“花径”

上，重新感受它的美好，谱写金川的

新章？等什么呢，我们出发吧！

春

深

花

始

开
□
张
新
元

故乡的春天，是泥土的芬芳

柳枝抽芽，燕子衔来新泥

溪水潺潺，漫过儿时的脚印

桃树下，母亲曾挑水浇灌

一担春色，摇晃着时光的涟漪

麦田泛起青浪，风里藏着

柳笛声与蝴蝶的翅膀

杏花雨飘落时，石阶上的青苔

吮吸着旧年的雨滴

像谁在暗处，咀嚼往事的微凉

而今，我站在异乡的暮色里

望炊烟升起，却总念着

那口老井旁，母亲弯腰的剪影

如何将一瓢春水，泼洒成

漫山遍野的杜鹃与回响

故乡，是一首未读完的诗

每行都沾着露水与晨雾

在春日的褶皱里，我总寻见

自己曾是那棵柳树下的顽童

根，却早已扎进故乡的土壤

春 日 故 乡
□闫敬督

我有一个心愿

做彩霞妈妈的孩子

用赤橙黄绿

搭一座通向幸福的桥

我有一个心愿

在太阳身上

剪一绺明亮的眼眸

珍藏在记忆的花园

我有一个心愿

在春天消融最后一片冰雪之前

与小水珠、小草芽一同醒来

把歌谣传遍青青大地

我有一个心愿

在花儿撒落心事的黄昏

悄悄靠近一颗温柔的心

采撷一段未凋谢的时光

我有一个心愿

在风儿收起双翼的清晨

跟随晨曦的脚步

让喳喳的鸟鸣改写心情

我有一个心愿

在麦浪滚滚的田野上

握住一把秋的思绪

让剪不断的乡愁

结成一粒粒金黄

我有一个心愿

在初雪飘飘的午后

让焦躁的心静下来

只记得翩翩的雪花

我有一个心愿

在夜幕沉落的大地上

点亮黑色的忧郁

让失眠的长夜睡去

一直睡到黎明来敲门

我有一个心愿
□张连菊

我曾经在一所乡村小学任教。

那些年头，学校的管理颇有些个性

化，许多事当时恼得不行，如今回想

起来，却觉得有趣得很，也怀念得很。

比如种花这桩事。

学校中心马路两侧的树壕里种

着几排高大的松树，有些年头了。有

一年，学校领导突发奇想，要把校园

里的花池和树壕分给老师们种花，种

什么、怎么种全凭自己做主，待到秋

天再来评比。

对于这样一条“不务正业”的举

措，我心里颇有些不以为然，却也没

有形之于色。分地时，我分到了升旗

台旁的一段树壕。既领了差事，只好

动手——培土、施肥、撒种、浇水，一

样不敢马虎。不多日，花苗怯怯地钻

出来，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老同事

指点我：“小褚啊，花苗太密了，得间

一间才长得壮。”我趁着课间闲暇，蹲

在花池边，爬起跪倒地把花苗一棵棵

间开，心里盼着它们快快长大。

可这花儿仿佛跟我有仇似的，总

不见长高，一副严重营养不良的落魄

相。别人花池里的花蹭蹭蹿高，油绿

的叶子挤挤挨挨，朝气蓬勃。我那些

花儿呢，要么又矮又丑，要么独自一

棵旁逸斜出，长得恣意妄为。老师们

中间流传一句话：谁带的学生像谁。

依此类推，谁种的花池自然也像谁。

我听了，心里那份别扭啊，真是说不

出的难受。尤其每逢升旗，全校师生

迤逦而来，沿途花枝招展，而旗台旁

我的花池里，那些丑陋的花儿像脸上

的一块疤，偏又长在最醒目的地方。

那时年轻，心气儿盛，什么事都不

肯落于人后。一气之下，我带着学生

把那些花统统拔了个干净。有个学生

忽然喊：“老师，花池底下全是石头！”

我挖了几铁锹一看，可不是么

——除了大石头，还有砖块、水泥疙

瘩，乱七八糟的建筑垃圾。我叹了口

气。原来不是花儿辜负了我，是我没

有给它一片适宜的土壤。

当下便决定换土。那时教育风

气还比较轻松，带着学生离开校园野

炊、写作，没有人会觉得不妥。我布

置好劳动工具，第二天便带着学生挖

出树壕里的石头，又把堆在菜地旁的

土用手推车一车车推来，垫在树壕

里，最后铺上一层熟羊粪。

花池整治停当，我家先生建议我

种大丽花，说那花儿泼皮，好养活。

我从亲戚那里讨来种子，满怀希望地

一颗颗埋进土里，日日盼着它们发

芽。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丽花发芽

了，先是两瓣嫩叶，慢慢长出四瓣，到

后来，一棵棵铺满了花池，枝繁叶茂，

精神得很。课余闲暇，我便去看看花

儿，剪剪偏秧，学生们就跟在身后，帮

着我收拢杂草。第一棵大丽花打了

花苞时，有学生跑来报信：“老师，你

的花儿打花苞了！”我故作惊喜——

其实我早就发现了，只是不忍拂了孩

子的那份热忱。

隔些日子要给花池浇水。课间

时分，老师们各自趴在自己的花池

边，把不上水的地方挑开引流槽，好

让每一寸土地都雨露均沾。学生们

在花池边玩水，老师们扎了堆，这个

花池边望望，那个花池边瞅瞅，聊些

与作业成绩无关的闲话。晨曦辉映

里，眼中是花影，手里是花枝，倒也有

一份惬意的期待与欢喜。

花池种得好不好、能不能评优，早

已不那么重要了。学校领导似乎也忘

了当初评比的初衷，老师们也没有谁

再提起。就这么一年年种下来，直到

2006年我离开那所学校。

那些年里，我亲身践行了老舍先

生的话——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

花 香 满 径
□褚守花


